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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辩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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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王阳明。长期以来，尧舜一直被作为一个
神圣的符号，“为尧舜”成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价值目标。王阳明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皆可

以为尧舜”的可能性，即人人皆可通过“致良知”而成就“为尧舜”的人生价值目标。但在现实中，个

人价值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发展、客观环境等因素，这使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必定存在机会、条

件等差别，故能够“为尧舜”者只能是极少数人。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被视作实现崇高人生

价值目标的一种参照、一种教育理念。这一思想对高扬人的主体性、锻造人的优秀品质和追寻人的

生命价值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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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来源于孟子，成熟于
王阳明。千百年来，它已成为仁人志士定位人生价

值目标的参照，但尧舜多被放置在高高的圣坛上，成

为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人物。王阳明认为，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满街人都是圣人”，只要“致

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表面上看，王阳明为

“人皆可以为尧舜”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实际

上，他为“为尧舜”目标的实现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

的墙，从而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了常人难圆的

一个梦想。本文拟从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理论依据入手，对其思想予以反诘，并揭示其现实

意义。

　　一、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

论依据

　　在王阳明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依据
是人人皆有良知，且人人皆可致良知。良知是基于

“孝”“悌”的人伦亲情而推己及人的情感流露，特别

是以己推人的恻隐之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

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

知，不假外求。”［１］（Ｐ７）凡人都是父母生育给养，基于生

命的健康发展，家庭和社会教育会给生命主体灌输社

会正义等善的理念，使得生命主体自觉向善并行善。

“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

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１］（Ｐ９１）也就是说，见亲

人蒙难，会不顾自身危险下去营救，是缘于良知本

能。“故夫揖让谈笑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于溺人之

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

心，非人矣。”［１］（Ｐ９１）良知是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相

区别的“几希”，是人存在于世的价值佐证，是维系

人类社会绵延流转的精神力量。

良知作为人性善的本能表现，具备道德主体的

特点，它“自明”“精精明明”“灵昭不
"

”“至善之发

见”“明德之本体”，能够促使社会主体自觉履行

“孝”“悌”“忠”“恕”的人伦规范。“良知，良能，愚

夫、愚妇与圣人同”［１］（Ｐ５６），“人人之所同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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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１］（Ｐ７１）。上至圣人，下至愚夫愚妇，无不自然知

良知。而致良知工夫也简易可行。只要秉承良知，

事亲、从兄、事君（“孝”“悌”“忠”）三者无非一事，

并无本质区别。《传习录中》［１］（Ｐ９６）中载：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

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

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诚恻怛。……

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

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

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

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

上述话语无异于宣告了一场成圣的革命，完全

颠覆了原有人们关于成圣的认识。自古以来，“尧

舜”被视作神圣代言，并被涂抹上华丽的政治色彩，

一直被置于圣坛之上，平常人只可远远望及，而不敢

去触碰。像孔子眼中的圣人指的是“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并说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论

语·述而》）。他以古代先王贤相为圣，现世中还未

有活的圣人。孟子则认为“圣人，百世之师也”（《孟

子·尽心上》），“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他眼中的圣人是道德人格和仁政功绩并举的人。除

此之外，成就“为尧舜”之路也被设置了较高的门

槛，像程朱理学将“理”作为至善法则，实则将成圣

群体指向了精英阶层，常人要成圣，须假借“支节上

求”，“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

如今，王阳明却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直让

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似乎只要秉承良知，“满街

人皆是圣人”似乎不是欺言妄语了。

　　二、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之

反诘

　　从理论上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具有可能
性，但从现实上来看，只有极少数人能企及，其原因

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人的有限性制约着社会主体的发展高度
人心作为本体存在，是至善的，“心之虚灵明

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１］（Ｐ５３）。但人生而接物，

无时无刻不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意，“心之所发便

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１］（Ｐ６），意有好恶，“子欲

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

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１］（Ｐ３３）。另外，

人心连接主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统摄于心，产生意

识反映，“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

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

在你的心外”［１］（Ｐ１２２）。客观事物因为被纳入到意识

中而具有了为主体而存在的独特意义，但也因为这

样，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都难以逃脱主观性的限

制。由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以自我为限的认识格

局，因此难免会“好好色、恶恶臭”，致使认识偏倚、

狭隘。

人们自身意识的反映机制，是制约人的认识高度

的因素之一。意生好恶是每个人认知难逃的天然缺

陷，主观性是人们认知过程中难免的语境结果。即使

时常反求诸己，在意识中知恶而去、知善意为，仍难免

受到物欲、情气的干扰和蒙蔽，“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

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做去，则这

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１］（Ｐ１３５－Ｐ１３６）。更何

况，人们原本是能够祛除良知蒙蔽的。《孟子·梁

惠王上》：“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

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

也，非不能也。”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情愿受恶性

牵引，甘愿沦为情欲俘虏，只受躯壳左右，任物欲横

流，作奸犯科，沦为罪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

易而求诸难”，“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

耳”［１］（Ｐ５６）。

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都会制

约人的发展高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是制约人的有限性的根本原因，尤其是

处在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社会分配还有待公正化的情

况下，势必会出现贫富差距、阶级差异等不平等现象。

为了保障自身优势资源的持续传递，优势阶级（阶

层）必定制定利己的考核标准，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

将不符合标准的人挡在体系之外。而那些意欲争夺

优势资源的人必定会违逆本心，“相矜以知，相轧以

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１］（Ｐ６３），从而

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功利又涂毒。为实现功利化的价

值目标，有的人不是将个人的潜质发展放在第一位，

而是根据社会上的功利化标准去择业、从业，甚至会

为了解决迫切的生存问题，违逆良知，畸形发展。

２．致良知的严苛要求使人的层次自然分别
人人都具备良知本体，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能

现实成圣呢？当然不是。王阳明提出的“人皆可以

为尧舜”，绝非简易成圣论，反倒是严苛成圣论。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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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如尧舜般的圣人，必须建立在“致良知”的严苛

工夫上。

王阳明认为，不论是常人还是尧舜，都是自身

“致良知”的结果。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具备成圣

资质，只不过有的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

修养；有的则放纵自身，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

至作奸犯科，沦为罪犯。成圣的钥匙虽是由各人自

己掌控的，但开拓成圣的道路既严苛又艰难，使得许

多人自动舍弃了这宝贵的资质，更有多数人知难而

退，不愿接受或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从而沦为

常人。

“致良知”的严苛性首先表现在对自身人生价

值的定位上。要成圣，先要立成圣之志：“立志而

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

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１］（Ｐ１０７３）纵观

历史，士人多立为己、为家之志，而立为国、为民之志

者鲜矣。立为己、为家之志只需通过某个功利化的

目标即可完成，一旦取得功名利禄，满足了“为亲”

需求，便多以“事亲”为由，碌碌无为。对此，王阳明

说：“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

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

人自累于得失耳！”［１］（Ｐ１１４）更重要的是，践行成圣志

向，往往需要超越功名利禄，甚至生死忧患，正所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于那些耽于一己之利

的常人来说，是自然要逃避和面对的。例如，王阳明

少年便立下成圣志向，但其一生多次濒临生死边缘，

遭遇的险恶处境非常人所能承受；虽多次建功立业，

却屡遭诬陷与攻讦，可谓命途多舛，但他心怀天下，

忠于职守，早将荣誉、生死置之度外。

“致良知”的严苛性还表现在，对“行”的严格要

求上，仅“知”不“行”，只能是“知”，不能是“致良

知”，虽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己矣”，但即使像“孝”

这类最为简易的事务，践行起来也非易事。《传习

录中》［１］（Ｐ５５）载：

知如何而为温清之节者，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

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

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

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步运动胜过十

打纲领，再美的善言说辞也抵不了躬行实践的一小

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

明矣”［１］（Ｐ５６）。只有通过行动检验的“知”才能称为

“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１］（Ｐ４７）。

“致知”不分大小、轻重、缓急，不管是事亲、从兄还

是事君，不管是意识中的“致（至）知”还是行动中的

“致知”，都是“致知”工夫的体现。这就要求人们时

刻秉承良知意志，将当下事务作为磨练心性的修行

锻炼。但人们往往本末倒置：一是总以为离却外物，

仅在静处涵养，即可致得良知，对于此种做法，王阳

明认为“反养成个骄惰之气”；二是“脱却本原，著在

支节上求”［１］（Ｐ９６），看不起、做不来孝亲、事兄之类的

简易之事，好高骛远，心浮气躁。

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具备成圣资源，但有的能

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有的则放纵自

身，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至作奸犯科，沦为罪

犯。成圣的钥匙虽是由各人自个儿掌控的，但由于

开拓成圣的道路既严苛又艰难，使得许多人自动舍

弃这宝贵的资源，更有多数人知难而退，经受不住艰

难困苦的考验。

“致良知”工夫之所以由低到高、先易后难，正

因为人固有的有限性及各人“致良知”工夫的程度

不一，使得人自然分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

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

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则一。”［１］（Ｐ３２）

显然，从人数上来说，具备自觉成圣的“中人以上”

者，只是少数人，大部分的人属于“中人以下”；从

“致良知”的效果上来说，“中人以上”者，“生知安

行”，知行自觉合一，不须教化，而“中人以下”者，

“学知利行”，必须经过严格的教化，才可能成圣。

３．社会的现实性使极少数人能“为尧舜”
人性中的“恶”时常牵绊着人的认知视野，社会

生产力制约着人的成就高度，而政治生态的残暴性

更使得生命的威迫无处不在，基于生命的生存底线，

自动放弃“为尧舜”的价值目标，甚至沦为恶的附

属，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致良知”与人的责任明觉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继通过事亲、从兄、事君而依

次展开的，具体表现在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和社会责

任的担当上。“致良知”工夫由低到高、由易到难，

责任担当也由低到高、由轻到重，越往后，对人的责

任明觉意识要求越高。显然，主体的责任意识发觉

得越明显，其成就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

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严酷的

政治环境使社会主体的良知面临极大的考验。许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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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于自身生命的保存，而沦为了专制政体的附庸；

大多数人以一己、一家之责为借口，放弃自身修为，

得过且过。而圣贤则正是在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

中，通过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而成就的。

例如，王阳明所处的明王朝时期，朝纲混乱，宦

官当道，社会动荡。身处这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

许多人明哲保身，而王阳明则直面当时的社会危机，

多次力挽狂澜。如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宁王朱宸濠
在南昌起兵谋反。当时，王阳明刚刚完成朝廷交派

的政治任务，成功平定南赣汀漳处（今湘赣闽粤四

省交界地区）的匪患。当他得知宁王谋反时，本可

坐视不理或待命而动，但他未等朝廷命令，以忠君之

心先斩后奏，用４１天平定了这场叛变。其后又于嘉
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该地区
少数民族的叛乱、纷争。事后，他不仅没受朝廷嘉

奖，反遭受奸臣诋毁，被剥夺爵位，所倡导的“心学”

被定为“伪学”，直至其死后近四十年，才被恢复应

有的声誉。

时势造英雄，英雄乘时势，在同样的客观环境面

前，有的人放弃机遇，自动退却，而有的人则勇往直

前，实现其人生价值。单就一个成就尧舜的“学”

字，不知难倒了多少士人学子。“为尧舜”，从时间

角度来说，是以人的一生为参照度量的；从功业角度

来看，是以其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标准的，如此严

苛的成圣之路，当然会将大部分人阻拦在圣贤门外。

　　三、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

的现实意义

　　综观当前学者对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思
想的研究，多侧重研究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上。

笔者认为，应把它理解为一种教育效果的理想化表

达，毕竟，只有先认可人性本善并相信人性向善，才

可去“孺子可教”也，这也是王阳明发展孟子这一教

育命题的初衷。“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是王阳明

心学思想的精华体现，探寻这一思想将具有重要的

现实性意义。

（一）信仰人性本善，为常人成圣提供现实的可

能性

较之于人性恶论者来言，心学所坚持的人性本

善对于完善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生命质量更具

有现实意义。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难免生恶，

但王阳明心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认为恶只不过是

善的暂时失去罢了，善的本体永远根植于人心，只要

不断地施以浇灌，善的种子必定会发芽、成长。所

以，有学者从比较论角度研究王阳明成圣观的作用，

认为它对生命的发展意义不亚于西方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说路德是‘把僧

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了僧侣’，那么类似

地，我们可以说，王阳明把圣人变成了常人，又把常

人变成了圣人”［２］。更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思想掺

杂了道教的修行方法，将原先枯燥无味而又繁琐的

以理成圣之路给剔除掉了，使得常人可以并且能够

去实验成圣之道。

王阳明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无异于宣布了普

通人成圣时代的到来，显然，圣人无非是制度、特权

塑造的光环而已，将这一光环剥除下来，圣人也就恢

复了平凡身份，圣人来自于常人，常人中出圣人，圣

人与常人之间的鸿沟不再，从而将人成就自身价值

之路从制度和阶级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张扬了人的

主体性，为常人成圣铺就了一条现实可能性之路。

（二）简化成圣工夫，为常人成就人生价值提供

方便法门

自孔子开创圣人学说以来，士人多走智性成圣

之路，及至南宋朱熹时期，宣扬理气二分，以理为本，

更以“存天理，灭人欲”将智性成圣提高到了前所未

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成圣必须得经过“为之不已”

的繁冗的方法和手段。“理学家在打开‘学以至圣’

大门、破坏圣凡不平等观念的同时，却把由凡至圣的

通道弄得相当狭窄，手段繁难至极，不要说普通人，

就是读书人也会望而却步，实际上，还是在‘圣凡同

等’的貌似平等的观念中埋下了因人天生智商的高

低而导致的人有差等的不平等种子”［３］。显然，这

会把绝大多数人挡在圣人的高墙之外。

但这种唯理至上、格物致知的成圣之道随着北

宋社会阶级的分化而发生着变化。伴随着市民经济

的发展，一批庶人出身的士族阶层跻身政治舞台，开

始主导道德话语权。原先仅以等级来划分社会地位

的标准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德性成为衡量人们人

格高下的标准。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应运而生出简

易可行的成圣工夫，天理变为心理，道问学变为尊德

性，向客观事物的向外求索变为了反求诸己的内省

自察，常人可以轻易地掌握成圣的方便法门。农工

商贾、愚夫愚妇都具备成圣潜质，横亘在圣人与常人

之间的高墙不再，圣人自有、常有，人人都是自身命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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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掌控者和主宰者。

（三）激发生命潜能，激励常人不断实现人生至

善境界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圣人的地位认识有一个

渐进放下的过程。“孔子的圣人观主要是指能够治

理天下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格，它是遥不可及、高不可

攀的，而孟子则进一步将圣人神圣化了，他赋予圣人

以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使得原本圣人只是聪

明人的涵义演变成了圣人乃是完美道德人格之象征

的涵义。”［４］到王阳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成圣思

想，才真正揭示了成圣的切实之路。如果一个人的

价值成就单建立在功名利禄的衡量标准上，那只会

引发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于己、于社会都将不利。

要想探寻生命的意义、提升生命的价值，必须从激发

自身的内在潜能着手，惟此才有实现个人社会价值

的可能性。

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将有限的生命放归于无限

的社会事业中，才能彰显人生价值；生命又与“恶”

时刻相随，祛恶扬善是生命完善必然要面对的宿命，

人却可以以此拓展生命的高度，激发自身的潜能，为

人类社会事业作出贡献。在风起云涌的社会浪潮

中，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许多仁人志士置个人生命

于不顾，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正是这种将个人生

命放置于社会事业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与恶执

着斗争的牺牲精神，才显示出生命的伟大和崇高。

作为人心灵明的良知，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几希”，

是人的成圣依托，是生命发展完善的存在依据。发

觉人的灵明本性，自觉拓展自身潜力，实现应有的人

生价值，这对于当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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